
寻人

8月 13日一大早，朱长麦找来弟弟一起
跟他包车到了天津开始寻找儿子。他看见
泰达医院里人山人海，清醒的伤者委托旁人
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严重者直接被推进手
术室，轻微的伤者简单处理先行离开。

这些人中没有小伟。
朱长麦每听说有一个医院接收了伤者

就打车到医院寻找、登记。朱长麦说，他这
辈子生病都不喜欢去医院拿药，可他这四天
去过16家医院，比他前57年去的都多。

朱长麦不担心自己认不出小伟，小伟右
侧胳膊有个蝴蝶文身，当年小伟文身的时候
被朱长麦一通教训，今天却成了他寻子的线
索。小伟一米七二左右的身高，留着寸头，
体重八十多公斤。

“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不管伤成什么
样子都能认出来”。朱长麦说自己从来没有
在医院认错过一个人，他始终相信，亲生父
子间那种血浓于水的直觉会让他一眼认出
来小伟。

辗转16个医院 还是没找到

寻人

通过在网络和电视转播等各种媒体
获得信息，老唐预感到事情不妙，往队里
打电话，也没有获得确切的回应。他只
是听说，唐先旺所在的队伍8月 12日夜
里出去救火的人都没有回来。

“儿子，我只想带你回家，咱一家人
好好团聚。”老唐说，他放下了山西的所
有事务，带着妻子和弟弟，来不及购买火

车票，连夜开车，千里跋涉，直奔天津滨
海新区而来。

据老唐了解，那天晚上，五大队全队
值班人员包括一名队长在内，共25人，
一起赶往事发地救援。剩下的只是一个
看门人和两个刚进单位一个多月的新消
防员。到今天为止，老唐也没有打听到首
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是不是有生还者。

四处奔走 没有任何下落

期望

能找的医院朱长麦都已经找了，“是不
是这个时候生还的机会很小很小了”，他掐
了手里的烟凑过头询问记者，他希望得到否
定的答案。

这些天朱长麦没睡过一个好觉，刚闭眼
就又醒了。他有时候寻思，儿子也许是跑着
跑着跑到一个陌生的村子里找不到回来的
路，说不定哪天突然就出现了。朱长麦每次
想哭的时候左腿就会不停地抖动，像是分散
一下精力好止住快要掉下的眼泪。

事实上，朱长麦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昨天，第四次到泰达医院的朱长麦去抽

血进行DNA留样，这样可以最快确定被发现
的遗体中是否有小伟。

如果没有，朱长麦想等封锁结束，自己
到小伟可能出现的地方去找一找，现在回家
没把人带回去，他没法跟一大家子交代。所
以朱长麦打算在天津等一等。

朱长麦的旧型号手机不能拍照，他甚至
没有一张儿子的照片可以拿出来给别人
看。好在朱长麦在小伟工作的工地里找到
了儿子的身份证，上面还有小伟的照片。

收起身份证，记者看到朱长麦似乎想要
哭，不过眼泪终究没有落下。

或许是跑丢了 说不定马上就回来

期望

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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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

8月 13日凌晨，家住石家庄无极县的朱
长麦都已睡了。那天他意外地接到了儿子
朱亚伟工友的电话，被告知天津发生了大爆
炸，小伟失联了。

朱长麦有点不敢相信，他反复拨打小伟
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一爆炸手机也被
炸飞，电池被摔出来肯定联系不到了。”他这

样推测小伟失联的原因。
小伟今年27岁，两个多月前，小伟才来

到天津塘沽做汽车座椅套加工的工作，每月
能有4000多元的工资，这些钱小伟多半给
妻子看管，一部分供五岁的孩子上学。

这些工友大多是同乡人，西两河村出来
的几个孩子，就小伟失踪了。

爆炸发生后 就他没回来

“我心里很明白，很难再找到活着的
儿子。”老唐有些哽咽地说，他驾驶着自己
的汽车在天津的各个医院门口奔波打听，
并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希望能有好消息。

也有部分志愿者打来电话，让老唐
前去看一下医院中的年轻人是不是儿
子，但那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始终没有出

现在视线之中。
内心坚强的老唐做好了儿子牺牲的

心理准备，“我开的那辆是面包车，想着
要是不能见到活着的儿子，我就带他回
老家。老家的规矩是落叶归根，我希望
他能回家。车里空间大些，他睡得下，不
挤。” （综合）

只愿他落叶归根

儿子，我只想带你回家跑遍16家医院 也未找到你

“你也是去医院找失联家属的吗？”在天津
泰达医院门口的爱心车上记者遇到朱长麦时，他
主动询问，以为记者也是寻亲队伍当中的人。

在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朱长麦的二儿子
小伟就失联了。朱长麦跑遍了天津16家医

院还是没有找到儿子。
虽然没有放弃希望，但朱长麦也做了最

坏的打算。他已经在泰达医院进行了DNA
留样，这样可以最快确定被发现的遗体当中
有没有儿子小伟。

“我开着车来，就想带他一起回家。”
电话那端的老唐一直在等待着儿子唐先
旺的消息，希望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在下一个瞬间出现在自己面前，七天了，
做企业消防员的唐先旺至今没有任何音
信。

老唐是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吴坝乡
马庄村人，家里以务农为业。今年刚刚
18岁的儿子唐先旺，离开学校之后，来到
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第五大队当企业
专职消防员。

据媒体报道，这些消防员每月能挣
4000元，对家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少
年轻人很喜欢这工作，唐先旺也不例外。

老唐说，家住在河南农村，没有太多
收入，他就常年在山西等地奔波，希望这
个家能越过越好，所以对儿子照顾有
限。直到半年前，儿子说想到外边闯荡
一下，就来到天津港，通过招工的形式，
当上了一名企业专职消防员。老唐弄不
清儿子的单位具体应该叫什么，只知道

他是消防员，位于天津港的东疆港。
老唐说，正值18岁的儿子虽然也有

青春期的叛逆，但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经
常打电话向奶奶报平安。

“8月12日夜里，先旺的奶奶做了一
个梦。”老唐虽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
现在回想起来，老人家做的这个梦有些
不吉利，“那是一个噩梦。她和我讲，梦
见先旺回家了，只有半个身子，问家里人
为什么不去接他。”

8月13日下午开始，人在山西，一直
心惊肉跳的老唐就听说天津市滨海新区
出事了，又是着火又是爆炸，事情比想象
的严重，于是他立即与儿子打电话联系，
没想到这个号码再也无法拨通。

那天晚上 奶奶做了个噩梦

过去了 最想见到你

七天过去了，朱长麦跑遍天津16所收治伤者的医院也没有找到那个右
臂有刺青的儿子。8月13日，联系不上儿子唐先旺的老唐，也从河南开着面
包车来到天津港，想要接儿子回家。

在很多人为逝者悼念的时候，两位父亲却都心存希望地等着儿子生龙
活虎地出现，这两个朴实的农民父亲这一刻都期盼能与儿子重逢。


